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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雇佣劳动者是秦代的一个特殊群体。结合简牍文献与传世文献来看，秦雇佣劳动者来

源复杂，包括贫民、徒隶、在官府居作服劳役之人、戍卒、底层小吏、奴婢、罪犯、逃亡人口、

六国贵族后裔等。与战国相比，秦代雇佣劳动者的显著特点是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徒隶、在官

府居作服劳役之人、戍卒等这些由官府掌握的劳动力，这种雇佣关系本质上是由雇主与官府之

间达成。其一，徒隶、在官府居作服劳役之人及戍卒的雇佣劳动所得需上交官府。其二，徒隶、

在官府居作服劳役之人、戍卒必须在官府安排下从事雇佣活动，不得私底下佣作。秦官府将掌

握的劳动力投入到民间劳动力市场，反映了秦帝国对劳动力资源的调节与合理利用。其背后原

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战国以来的长期战乱及秦统一后过度使用民力导致了民间劳动力的严重不

足；二是由于频繁发动战争及大兴土木，秦政府财政负担沉重，需要缓解财政压力。秦将官府

掌握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雇佣活动，是一种刺激经济的手段，有助于填补民间劳动力的缺失，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帝国的财政压力。另外，秦代雇佣关系并不只存在于民间，秦官府中也使

用了雇佣劳动者。通过对秦代雇佣劳动者的来源、特点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

秦代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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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雇佣关系有别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我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出现了劳动雇

佣关系。①[1]随着秦的统一，生产力的进步，秦雇

佣劳动有了快速发展，分布于各行各业，如农

业、畜牧业、运输、建筑行业等。近年来随着越

来越多秦简的面世，为秦雇佣劳动的研究提供

了丰富资料，学界关于秦雇佣劳动的讨论也取

得了一定成果。[2-7]然而却鲜有学者关注到秦雇

佣劳动者这一群体，这并不利于深入认识秦的

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本文拟结合秦简牍文献

与传世文献，对秦雇佣劳动者的来源、特点及

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秦雇佣劳动者的来源

贫民是秦雇佣劳动者的一大来源，他们没

有或仅有少量土地，但身份自由，可以支配自己

的劳动力。如历史上有名的佣工陈涉、栾布均

出身贫寒。《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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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佣耕”。[8](P1949)佣，《史记索隐》：“谓役力

而受雇直也”，[8]( P1949)即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

酬劳。陈涉年轻时曾为人雇佣耕地。贾谊《过

秦论》形容陈涉出身：“瓮牖绳枢之子，甿 隶

之人，而迁徙之徒”。[8](P281)可见陈涉贫穷之极。

《史记·栾布列传》记载栾布“穷困，赁佣于

齐，为酒人保”。《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

“酒家作保佣也。可保信，故谓之保。”[8](P2733)

栾布因为穷困，曾在齐地给酒家打工。岳麓秦简

叁“猩、敞知盗分赃案”记载了一则佣工参与的

案件：“执一男子。男子士伍，定名猩。【猩曰】：

□□□□□乐，为庸（佣），取铜草中。……达

曰：亡，与猩等猎渔。不利，负债。冗募上造禄

等从达等渔，谓达，禄等亡居夷道界中，有庐

舍，欲驱从禄。达等从禄。猩独居舍为养……

猩 为乐 等 庸（佣），取 铜 草中。”（0 4 9正 —

0 55正）[ 9 ] (P120-122)秦简中的“佣”多写为“庸”

字。“猩、敞知盗分赃案”是战国晚期发生在秦

南郡的一起案件。此案中，猩曾以打猎捕鱼为

生，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便与他人逃亡到夷

道，后来又做了佣工。又，里耶秦简：“卅三年五

月……廷下迁陵守丞都书曰：士伍……□忿姨

夫有就”。（9-1420+9-1421）[10](P305)《里耶秦简

牍校释》认为“有”为人名，“就”通“僦”，指雇

佣运载。[10](P305)《史记·平准书》司马贞索隐引

服虔曰：“雇载云僦”，[8](P1441)《汉书·酷吏传》颜

师古注：“僦谓赁之与雇直也”。[11](P3666)这里雇

佣劳动者“有”的身份为“姨夫”，属于“赘婿”的

一种，一般来讲他们身份低微，经济困窘。[12](P267)

也有农民破产之后离开故土，到他乡异县

从事雇佣劳动的，也就是“流佣”，《汉书·昭帝

纪》颜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

作。”[11](P222)岳麓秦简壹《为吏治官及黔首》中

就有“流【庸（佣）】□〼”（8正）的记载。[13](P111)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收录了一则秦王政时

期的案例“不知何人刺女子婢最里中”，也提到

“它县人来流庸（佣）”（206）。[14](P377)

徒隶、“诸当作县道官者”也是秦雇佣劳动

者的一大来源。秦简记载：

（1）隶臣妾及诸当作县【道】官者仆、庸

（佣）、为它作务，其钱财当入县道官而逋未入

去亡者，又坐逋钱财臧，与盗同法。（岳麓秦简肆

068正—069正）①[15](P61)[16](P191)

（2）徒隶挽禀以挽日之庸（佣），吏收钱

为取僦，不为旁钱。（岳麓秦简伍210正—211

正）[17](P138)、[18]

（3）徒隶挽禀以挽日出庸（佣），吏收钱为

取僦，不为旁。（岳麓秦简陆207正）[18][19](P153)

徒隶泛指隶臣妾、城旦春、鬼薪白粲这几

种刑徒和在官府服役的奴隶。[ 2 0 -21]“诸当作

县道官者”，整理者注：“作：居作，即居赀劳

作”。[15](P79)“诸当作县道官者”不仅指在官府

居赀劳作之人即以服劳役的方式抵偿官府罚

款者，还应包括有罪在官府服役之人，睡虎地

秦简《法律答问》：“将上不仁邑里者而纵之，

何论？当系作如其所纵，以须其得；有爵，作官

府。”（63）[22](P108)材料（1）反映隶臣妾、“诸当

作县道官者”能在官方安排下从事雇佣劳动。

根据材料（2）（3），徒隶可以在特定的日子由官

府安排给人雇佣运载。

①整理者将该简释读为“隶臣妾及诸当作县【道】官者、仆、庸，为它作务，其钱财当入县道官而逋未入去亡者，又坐

逋钱财臧，与盗同法”。（见参考文献[15]）陈伟先生释读为“隶臣妾及诸当作县【道】官者仆、庸（佣）为它作务，其

钱财当入县道官而逋未入去亡者，又坐逋钱财臧，与盗同法”。（见参考文献[16]）本简文在陈伟先生基础上断句。需

要说明的是，陈伟先生认为材料（1）中的“佣”与“为它作务”连读为“佣为它作务”，我们认为值得商榷。“作务”多

见于秦简。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注：“《汉书·尹赏传》：‘无市籍商贩作务。’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云：‘作务，作业

工技之流。’即从事于手工业。”（见参考文献[22]）经研究，秦简中的“作务”多指带有商品性的官营手工业。而秦官

营手工业的免费劳动力一大来源便是隶臣妾等徒隶，官府并不需要花钱雇佣他们。此外，文献中没有“佣为作务”的

提法。里耶秦简：“作务徒死亡”（8-454）；“作务产钱课”（8-495）；“为作务产钱自给，今田未有作务产□徒”（9-

710）。这里提到的均是“作务徒”“作务产钱”，而不是“佣为作务徒”“佣为作务产钱”。材料（1）中的“佣”与“为它

作务”应是并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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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卒在官方的安排下，也会从事雇佣劳动。

岳麓秦简肆：

（4）“□律曰：冗募群戍卒及居赀赎债戍者

及冗佐史、均人史，皆二岁壹归，取衣用，居家卅

日，其□□□以归宁，居室卅日外往来，初行，日

八十里，之署，日行七十里。当归取衣用，贫，无

以归者，贷日，令庸（佣）以逋。”（278正—279

正）[15](P160)

冗募群戍卒指长期服役的戍卒，多来自招

募。[23](P295-296)秦律中称服戍役的人为戍者，[24](P719)

居赀赎债戍者指通过戍边服役的方式偿还政府

债务之人。该条秦律规定冗募群戍卒、居赀赎

债戍者两年可以回家休假一次，拿取衣用，如果

贫穷无法回家，可以由政府安排他们在“贷日”

（整理者注：“给与居作的日子”[15](P175)）通过佣

作的方式去补偿，政府出钱帮他们回家。

底层小吏也会充当佣工。材料（4）中规定

无法归家可以通过佣作方式补偿的还有冗佐

史、均人 史 这些 基层小吏。《汉书·百官公卿

表上》：“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

吏。”颜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佐史月奉

八斛也。”[11](P742-743)冗佐史，泛指冗佐、冗史，

是帝国最底层的小吏，长期在外服役，比佐史

的地位还要低。[25-26]均人史，整理者注：“均人

的佐史。均人，《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

（何）谓宫均人？宫中主循者殹（也）。’注：均，

读为徇，《尚书·泰誓中》传：‘徇，循也。’循，

巡查也。‘史’当是承前省略了‘佐’字。”[15](P175)

杨先云先 生认为均人 史“负责 巡查的文书工

作”。[2 7 ] ( P 32 0 )均人史一般也在外地履职。

也有身份半官半民之人从事雇佣活动。张

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收录了一则秦王政时期的

案例：

（5）四月丙辰，黥城 旦讲乞鞫，曰：故乐

人，不与士伍毛谋盗牛，雍以讲为与毛谋，论黥

讲为城旦。覆视其故狱……讲曰：践更咸阳，以

十一月行，不与毛盗牛。……今讲曰：践十一月

更外乐，月不尽一日下总咸阳，不见毛。……讲

曰：十月不尽八日为走马魁都庸（佣），与偕之

咸阳，入十一月一日来，即践更，它如前。（99—

111）[14](P359)

其中，讲自述在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十月

结束的八天前，做了走马魁都的佣工。此案中，

讲的身份为乐人，并于十一月在咸阳“外乐”践

更。外乐是秦掌管音乐的一种机构。《汉书·吴

王濞传》：“卒践更，辄予平贾”，颜师古注引服

虔曰：“自行为卒，谓之践更”。[11](P1905)这里应指

讲在“外乐”履行公职。关于讲的身份，广濑熏

雄先生认为“不是真正的官员，而是半民半官的

一种形态”，[28]姚小鸥、王克家先生认为是秦司

乐官署常备属员的重要补充。[29]二说均有一定

道理。乐人讲在咸阳“外乐”履行公职之余，居

于里中，身份自由，可以受雇干活。

秦雇佣劳动者中还有奴隶、僮仆。北大秦简

佣作文书：[3](P10-12)

（6）卌钱夜取。

秫米一石五斗，石十三，直廿。

十七夜取。

十五醉取，贺。

十五朝取。朝以六月丁已作。（W-014

背第一栏）

十二夜取。

廿【夜取】。

廿吾取。

十八夜取。

二，酒，□取。（W-014背第二栏）

三，酒，吾取。

一，酒，张忘取。

廿夜取。

卅夜取。

廿夜取。（W-014背第三栏）

夜取廿。

凡取钱二百五／十三。（W-014背第四

栏）

（7）可取朝为庸（佣），价月百一十钱。初

作，先入六十一钱。米一石五斗，石十三。（M-

015）

（8）乘马当属（？）二百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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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以六月丁巳作。（M-016上栏）

兰以七月戊寅作。（M-016下栏）

（9）朝以六月【丁】巳……癸□□【钱】卌，

夜取廿，夜取廿。（Z-011）

材料（6）（8）“朝以六月丁巳作”与材料

（7）“初作”及材料（8）“兰以七月戊寅作”中的

“作”指佣作，上述简文中的佣作者为朝与兰，

而获取酬劳的则有夜、醉、朝、吾、张忘等人。

陈侃理先生认为朝与兰是“文书制作者方面借

给他人使用以牟利的奴隶、僮仆”[3](P12)，可从。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秦律禁止雇佣有罪之

人与逃亡人口，①但仍有罪犯和逃亡人口充当佣

工的现象。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男子甲

缚诣男子丙，辞曰：甲故士伍，居某里，乃四月中

盗牛，去亡以命。丙坐贼人□命。自昼甲见丙阴

市庸中”（17—18）。[22](P150)男子丙在杀伤人之后

逃亡，隐藏在市场上的雇佣劳动者中冒充佣工。

岳麓秦简叁“ 盗杀安、宜等案”：秦王政二十

年（前227年）“讯同……同改曰：定名 。故熊

城人，降为隶臣，输寺从。去亡。讯 ： 亡，

安取钱以补袍及买鞞刀？ 曰：庸（佣）取钱。”

（158正—159正）[9](P187-188)隶臣 在逃回家乡途

中，也曾靠给人雇佣打工来赚钱买取刀具。又如

《史记·刺客列传》：“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

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8](P2536-2537)

荆轲死后，作为政治犯的高渐离，隐姓埋名佣作

于酒店。

此外，根据传世文献，秦佣工的来源中还

有六国贵族遗民，《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

楚怀王之孙熊心“为人牧羊”。[8](P300)

二、秦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

战国时期的雇佣劳动者以农民与破产贫民

为主。[1]与战国相比，秦雇佣劳动者的身份更为

复杂，其显著特点是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徒隶、

“诸当作县道官者”、戍卒等这些由官府掌握

的劳动力。这种雇佣关系本质上是由雇主与官

府之间达成。

其一，徒隶、“诸当作县道官者”及戍卒的

雇佣劳动所得需上交官府。岳麓秦简陆：“徒

隶挽禀以挽日出庸（佣），吏收钱为取僦，不为

旁。”（207正）官府安排徒隶在“挽日”为人雇

佣运载所得的钱财，必须交给官府。该秦律中

即提到了“吏收钱”。又据材料（1），隶臣妾、

“诸当作县道官者”从事雇佣所得也必须上交

官府，如果挟钱逃亡，将根据挟钱数额，进行惩

处。材料（4）中官府出钱帮贫穷的戍卒回家，再

安排他们通过佣作的方式来偿还给官府，这些

戍卒的雇佣所得显然也是要上交官府的。

其二，徒隶、“诸当作县道官者”、戍卒必

须在官府安排下从事雇佣活动，不得私底下佣

作。材料（2）（3）中的“挽日”与材料（4）中的

“贷日”即分别是官府给徒隶和戍卒佣作的时

间。官府中也有徒隶、戍卒等佣作的专门记录。

里耶秦简：“〼人庸（佣）作志”（8-949）。[30](P252)

志指记录，里耶秦简中还有“事志”（8-42+8-

55）、“枳枸志”（8- 455）、“禾稼租志”（8-

1246）等。[30](P38、153、300)里耶秦简多为秦迁陵县

的档案文书，“〼人庸作志”应是迁陵官方安排

徒隶或戍卒等进行雇佣活动的记录。此外，岳

麓秦简叁“同、显盗杀人案”：“同曰：归义。僦

日未尽，为人庸（佣），除 。潜讯同归义状及邑

里居处状，改曰：隶臣，非归义。讯同：非归义，

何故？同曰：为吏仆，内为人庸（佣），恐吏系辟

同”。（143正—144正）[9](P179)隶臣同在担任官方

侍从之余，偷偷的做了佣工，正因为害怕官府问

罪，同才向官府隐瞒自己的隶臣身份。又，里耶

秦简：“诘讯嗛：寄，戍卒大夫徒食，弗与从，给

其事一日，嗛取为庸（佣），何【解】？〼不识日

①见岳麓秦简肆：“取罪人、群亡人以为庸，知其情，为匿之；不知其情，取过五日以上，以舍罪人律论之。”（075

正）岳麓秦简肆：“廿年后九月戊戌以来，取罪人、群亡人以庸，虽前死及去而后遝者，论之如律。”（076正）岳麓秦

简伍：“诸取有罪迁输及处蜀巴及取不当出关为葆庸，及私载出扞关、汉阳关及送道之出蜀巴界者，其葆庸及所私

载、送道者亡及虽不亡，皆以送道亡故徼外律论之。”（045正—046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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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尝取寄为庸（佣）〼〼卅四年八月中未尝取寄

为【庸（佣）】。”（8-231+8-1567+8-1882+8-

1849+8-1322+8-1883）[6](P262)这是一则审讯记

录，起因便是戍卒寄私底下充当了嗛的雇工。

里耶秦简：“廿六年八月丙子，迁陵拔、守丞敦

狐诣讯般刍等，辞各如前。鞫之：成吏、闲、起

赘、平私令 般刍、嘉出庸（佣），价三百，受米

一石，赃值百卌，得。成吏亡，嘉死，审。”（8-

1743+8-2015）[30](P385)此案缘由也是成吏、闲、

起赘、平私自让般刍、嘉出去佣作，其中般刍、

嘉的身份可能是徒隶或戍卒。

秦将官府掌握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雇佣活

动，反映了秦帝国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试析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间劳动力的缺失。首先，战国以来

长期战乱，大量青壮年男子死于战场。即使是

秦较为偏远的迁陵县都出现了不少以女性及未

成年人为户主的现象，见里耶秦简：

（10）南里户人大女子分。〼
子小男子□〼（8-237）[30](P120)

（11）阳里户人大女子婴（8-1546）[30](P355)

（12）高里户人大女子杜衡（9-43）[10](P50)

（13）高里户人大女子 （9-1474）[10](P316)

（14）南里户人大夫寡茆（8-1623）[30](P370)

（15）东成户人大夫寡晏。〼
子小女子女巳。〼
子小女子不唯。〼（9-567）[10](P157)

（16）大夫寡三户（8-19）[30](P32)

（17）大夫寡二户（8-1236+8-1791）[30](P297)

（18）上造寡一户（8-2231+9-2335）[10](P475)

（19）小上造三户。

小公士一户。（8-19）[30](P32-33)

（20）高里户人小上造 〼（9-2045+9-

2237）[10](P409)

材料（10）至（15）是女性担任户主即“女

户”的实例。材料（14）至（18）中提到的“大夫

寡”与“上造寡”，指丈夫去世后，女性作为户

主，写其丈夫的爵位。[31]通常，除了招赘婿的情

况之外，“女户”家庭中是没有成年男子的，[32]

如材料（10）与（15）所见。材料（19）和（20）中

的“小上造”、“小公士”为“小爵”，是未成年人

所获爵位；[33]两则材料反映的是未成年男子承

担户主的情况。此外，里耶秦简中也多有关于寡

妇的记载：“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

爰书：南里寡妇慭自言：谒垦草田故桑地百廿步，

在故步北，恒以为桑田”（9-15）；[10](P21)“阳里寡

妇变”（9-86+9-2043、9-720）；[10](P64、191)“高里

寡妇朐□”（9-2009）等。[10](P405)这都从某种程

度上反映了民间劳动力的流失。其次，秦统一后

兵役徭役繁重，过度使用民力。如秦始皇命蒙

恬统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史记·蒙恬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

收河南。”[8]( P 2565)又征集40万民力修建万里长

城，《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秦“北筑长城四十余万”。[34](P3388)秦始皇还“使

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进攻岭南。[35](P1289)

又征发七十万刑徒修建骊山陵墓与阿房宫，《史

记·秦始皇本纪》：“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

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8](P256)另外，还有修

建“直道”，开凿灵渠等等。据学者推测，秦统

一之初有人口两千万左右，[36]( P18) [37 ] ( P20)而每年

秦王朝服役人口不低于300万。[38]劳动力大量被

官府征集，自然会导致民间劳动力人口的不足。

仅仅修筑长城就导致了“死者相属”，“长城下，

尸骸相支拄”。[39](P77)《淮南子·人间训》形容秦

时情景是“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

缕”。[35](P1290)《汉书·严安传》也称当时“丁男被

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

望”。[11](P2812)

第二，政府需要缓解财政压力。由于频繁

对外发动战争及大 兴土 木，秦政 府财政负担

沉重。《汉书·食 货志》载：“至于始皇，遂并

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

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

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

也。”[11] ( P112 6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

世元年（前209年）“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

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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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穀”。[8](P269)此外，徒隶的口粮也需由官府提

供。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隶臣妾

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

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

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

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无母者各

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

半石。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

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49-51）[22](P32)

这对官府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官府将掌握的劳动力投入到雇佣市场，不

仅可以弥补民间劳动力的缺失，也可以适当增

加财政收入，减轻财政负担。岳麓秦简陆：“禁

毋敢为旁钱，为旁钱者，赀二甲而废。县道官可

以为作务产钱【者】，免，为上计如律。廿一。徒

隶挽禀以挽日出庸，吏收钱为取僦，不为旁。”

（206正—207正）[18] [19] (P153)旁钱，整理者注：

“指旁入之钱，即其它收入。《韩非子·显学》：

‘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

给者，非力则俭也。’”[17](P159)官吏收取旁钱之

后，将被罚“赀二甲”，可见这里的“旁钱”是一

种非法收入。简文中强调了徒隶在“挽日”为人

雇佣运载所得的钱财，并不是“旁钱”，而是政

府的正当收入。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秦官府不仅将掌握的

劳动力投入到雇佣市场，而且也在官府中使用

了雇佣劳动者，岳麓秦简伍：“令曰：毋以隶妾

及女子居赀赎者为吏仆、养、老、守府，及毋敢

以女子为葆（保）庸（佣），令炊养官府、寺舍，不

从令，赀二甲，废。丞、令、令史、官啬夫弗得，赀

二甲。内史仓曹令第乙六”（255正—256正）[17](P182)

其中提到禁止在官府中以女子为保佣，通常是

让男子做保佣。秦雇佣关系并不仅仅只存在于

民间。

三、结语

综上所述，秦雇佣劳动者来源复杂，有贫

民、徒隶、在官府居作服劳役之人、戍卒、底

层小吏、奴隶、罪犯、逃亡人口、六国贵族后裔

等。与战国相比，秦雇佣劳动者的显著特点是其

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徒隶、居作服劳役之人、戍卒

等官府掌控的劳动力。秦官府将掌握的劳动力

资源投入到民间劳动力市场，反映了秦对劳动

力的调节与合理利用。其背后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战国以来长期战乱及秦统一后过度使用

民力导致了民间劳动力严重不足；第二，秦财政

负担沉重。秦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有助于填补

民间劳动力的缺失，适当减轻财政压力。通过

对秦雇佣劳动者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秦

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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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d Labor Analysis from Qin Bamboo Slips
WANG Jia

Abstract: The employed labor in Qin Dynasty is a special group. Combining the bamboo slips and 
handed-down documents, the sources of employed labor in “Qin” are complex, which included the poor, 
disciples, servants in official residences, soldiers, clerks, slaves, criminals, escaped people, and descendants 
of nobles from the Six Kingdoms. Compared with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employed laborers in 
“Qin” Dynasty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that part of employed labor were from the government, such as 
Tuli, people who served in the government, and guards possess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was essentially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government. The wage incomes were directly handed 
over to the government, and all the employment activities had to be operated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and were not allowed to perform in private. The Qin government putting the possessed 
labor force into the private labor market, reflected the Qin Empire's adjustment and rational use of the labor 
resources. There might be two main reasons. Firstly, the long-term wars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excessive use of civilian power after Qin’s unification led to a serious shortage of civilian labor. Secondly, 
due to frequent wars and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Qin government had a heavy financial burden 



第5期 秦简所见雇佣劳动者探析 ·121·

and needed to ease its financial pressure. Qin put the possessed labor resources into employment activities, 
which was a means of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helping to fill the lack of private labor, and also reduce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the empi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Qin 
Dynasty did not only exist in the private market, but also inside the Qin government. By re-discussing the 
sources,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employed laborers in Qin Dynasty, it will be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Qin Dynasty.

Keywords: Qin Dynasty; bamboo slips; employment; labor force; finance

the issues concerning epidemics. Learning from history is helpful to overcome them. The schistosomiasis 
has been lingering in China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and was regarded as “god of plague”. After 1949, 
however, Chinese people got rid of the disease within a short space of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studies on China’s anti-schistosomiasis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besides the impressive progres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mass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Mao era, more research effort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put into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ose pioneer 
scientists who had initiated the effort,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institutes that had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mass mobilization, those influential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long-las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s.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China; anti-schistosomiasi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istic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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